
× 萊歐貝爾×亞修敘利葉。

× 心塞三十題/14：沉浸在夢境中。

× 聚會餐廳的廁所 ✓

× 雖然題目那樣但實際上滿甜的……

「亞修。」

當那個人這樣叫他的時候，他總是無法抑制顫抖。

宛如是從體內某個深處又核心的部分發源、蔓延出來的震顫，像是被一股薄軟的霧紗給籠住

一樣。

亞修。對方的嘴脣抵在他的耳廓上，吐息與話語都一起竄進了他的體內。那個人喚他的名字。

取出了姓氏之後，他其實從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名字還能發出這樣的音節。

緊緊貼在一起，熱燙發紅的臉頰、燒發到了後頸與耳尖，消耗冷不下去的熱量。

明明連自己為什麼會這樣都不知道的……被緊緊地，深深地，溫暖地擁抱住，好像要溶化了。

背脊末端被一下一下地撫弄著，刺激。一星一點，仿佛有小小的星子綻放落在空氣裡頭。

手掌。帶有薄繭，掌形修長好看，卻總是俐落有力的手。掌心按在腹部再上面一點的位置、像

是肋骨，手指摩挲，堅硬冰涼的某個觸感很熟悉，是對方戴著的戒指。掀起一半的素色帽T，一
隻手滑摸過曝露在空氣中的肌膚，然後是指尖或深或淺地挑刮過腰側的一小塊面積。那上頭

有著一道不新不舊的傷痕。早已結痂，卻未褪去，大概一輩子都不會消失了。

雙腿還在打顫。腰跟身體都不聽使喚，一種逼近電流的麻痺，或者說是脫力感蔓佈全身，像是

身體內部的每一條神經都被浸泡在熱水與冷水交替的盆子裡，甚至是通上了電。

眼前快要旋轉起來似的。被淚水淹沒的視界裡一切都模糊不清……跟腦袋一樣，像被攪成一

團亂的漿糊，或是濃湯，他覺得自己……漸漸變得不像是自己。

「萊、歐……」聲音就要抑制不住了。

他努力轉頭想告訴那個人一點什麼，但開口之後的嗓子卻啞得可以，甚至發著顫音還帶上了

一層哭腔，他明明不是感到傷心啊……。



眼睛。他努力找尋那個人的眼眸，在終於對上眼的瞬間忽然就安心了下來，剛才在體內躁動的

不安都突然消失無蹤。好神奇。萊歐……他呼喚他的名字，好像他只能說出那幾個字一樣，然

後那個人就湊近過來吻他。

黏呼呼的。

不管是呼吸唾液舌頭全部都濕漉漉地然後翻攪在一起，好像蜂蜜，黏呼呼的，有點甜，有點膩

，可是暖烘烘的，讓人好安心、好舒服……喜歡。

「……喜歡……」喜歡……萊歐，喜歡。

貼在一起的嘴脣微微分開的時候他說。之間的距離還無法被稱作空白，那就只是分開了幾釐

米而已，呼吸仍然靠得那麼近，那麼近，還能嗅得到對方身上特殊的一種氣味……他想那是對

方用的香水，以及對方本身的味道糅在一起產生的。

那個人看起來似乎想說些什麼，在他眨掉了一些淚水的時候他正好看見對方開了口，像是要

說什麼話的表情。

——“喀啦。”

入口的門被推開、然後是人的腳步聲。

在他反應過來之前對方已經捂住他的嘴，微微壓低的身體比剛才要貼得更近，那個人的呼吸

又竄到他的耳朵裡，靠著他的耳邊用輕得像蟲翼似的聲音說著話。

「……亞修，別出聲。」

……這種情況好像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他在有些恍惚又下意識點頭表示知道了的狀態裡忽然想起這麼一件事。好像他們幾乎每次都

是在外面，正常地在私人場所（家？）、床上的次數少得不超過五次。

……雖然數這個似乎也沒有什麼意義？

複數的腳步聲慢悠悠地晃蕩，大約也是喝醉了的人吧，混亂與清明的步伐混雜在一起，大概還

有攙扶醉鬼進來的人在。洗手臺的水龍頭被開啟的聲響。

「——嗯唔、！」

噓。亞修……忍住哦。那人輕聲地貼在他嘴脣上用近似於無的聲音說。手也貼在了一起。掌心

像是黏在冰涼的門板上，但是手背上貼著的另一個人的手，兩人份的溫度，卻都熱得像是能煮

熟一顆蛋。

同樣熱燙的，相連在一起的下半身又熱又濕，也是黏呼呼的，可是一點都不噁心、完全不討

厭。他能清晰地感覺到那個人的一部分深埋在他的裡面，緊窒的腸道、絞起的肛口。近似於要

曝露在別人面前的危機感與緊張，身體彷彿已經記住了某種不道德的快樂，好像越是這樣就



越開心一樣，咬得死緊的內肉絞著還在淺薄地緩緩挪動的粗硬物事，宛若就要這樣永遠不分

離。

『……萊歐、喜歡……喜歡、……』

貼心地替他堵上閉合不起來的口的那個人像是在微笑。漂亮的群青色眼睛眼尾細細地挑起了

，那是充滿笑意的徵兆。在無數停止不下來的吻之間他在喘息與呼吸的縫隙裡用無聲的斷音

說著“喜歡”、呼喚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到該有什麼能在這種時候訴之於口。

如果喜歡會化作實體，這個空間應該快要被粉紅色的不會破的泡泡球給淹沒了。

萊歐的東西還在他裡面又快又有力地馳騁，不是橫衝直撞，因為萊歐知道他的身體所有會帶

來快樂的泉眼，他總是那麼準確地找到、然後再加以碾磨疼愛。是漫長的漸性折磨，可也是他

甘之如飴的毒藥。

早就已經變得即使撫弄前面也完全無法抵達，他的身體已經變得沒有萊歐不行了。自慰也完

全起不了作用；他想起有整整兩個禮拜沒能見到面的那次，一直沒有辦法到達高潮、甚至根本

無法射精，他差點就瘋掉了，後來見到萊歐的時候是在一場宴會的偶遇，那時候他就像隻發情

的動物一樣，在硬是把萊歐拉離會場之後，只是走到庭院的角落就撐不下去了——那是他第

一次主動開口索要對方，也是他第一次才只是被進入而已就去了……雖然從那之後的每一次

，也變得幾乎都是那樣。

他變得很奇怪，他的身體被變得很奇怪、不正常了……可是一想到那是因為萊歐的緣故，或者

是為了萊歐而變成這樣……他就覺得沒關係了。甚至，還有一點點高興。

因為他從來都沒辦法給別人什麼。

而這一次，他能夠給萊歐了。

亞修在隔間裡頭一共去了四次。

他到了兩次，（還兩次都射在他裡面，）甚至還覺得有點意猶未盡，但是亞修已經連站都站不穩

了。他替他整理好穿著，讓他靠著自己慢慢地走出廁所隔間——亞修那雙纖細的腿止不住顫

抖，他看著就會在腦中浮現出那張絞緊的小口開闔收縮的樣子，縮緊的屁股也十分色情。

他打了電話給還留在聚會上的熟人讓對方轉達一下因為喝多了就先離席回去的訊息，半扶半

擁著搖搖欲墜的另一人慢慢地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他攬著他的腰，在上去是肋骨，亞修的肋骨比一般人要突出，所以時常擁抱的時候會有微妙的

硬質感頂在懷裡，但並沒有到不舒服的程度。明明吃得很少，可是一些部位的肉還是一點都沒

少，例如說屁股，或是腰邊地帶。但是整體看起來依舊那麼單薄，手跟腳也都很纖細，尤其是

手，骨感分明。大部分的地方肉都像是沒被分配到，隨便一摸像是一層皮膚下頭就直接是骨

頭。



亞修像是有點難受但是又忍耐似的小小喘息著，夜幕低垂，都市裡沒有星星的天空今天也沒

能看見月亮，街道上的店家基本都已經熄燈關閉，兩個人的影子在為數不多的路燈細弱的光

亮下搖搖晃晃融成了一個。

「……剛才那個老傢伙。」

在一陣子的無聲後他首先開口說話。

那是像句號的逗號，亞修轉頭過來看他，那雙翠綠色的眸子輕輕地抬起來凝視著他，裡頭還有

一點剛才情愛殘留的水氣，無害得像隻古早動畫片裡的小鹿。他像是乖順安靜地在等待他的

下文。

「那傢伙好像看上你了？」移到你旁邊坐還一直靠過去的樣子，我猜的。他輕輕笑出聲音，感覺

好像聽到什麼有趣的笑話那樣，甚至還有點調侃與打趣的味道。

至少在亞修看來，他找不出所謂的嫉妒或是一些什麼類似的情緒。

輕鬆地像是剛才才下了場大雨，回到家後他會說一句「雨真大啊」，一邊笑著說「濕透了的感覺

真好」。

「……嗯。」
在短暫的一小段沉默後，亞修輕輕地點了個頭並且給予肯定的回應。

「……他摸你了？」好像忽然想到地，他這麼問。

亞修不知道身旁這個人是怎麼知道的——都是推測？——也許是因為他的表現，萊歐總是輕

易從他的表情或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應察覺一些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萊歐總是對的，這點他從未懷疑。

「……嗯。」
「他摸你哪裡？大腿？」

「大腿、屁股……還有……」

「還有？」

「…………」

亞修不再看他了。低垂的頭顱與已經藏起來的綠眼睛，那樣子好像是做錯事的孩子似的。

他早就猜測到是這樣，身邊散發出來的低落與不安氣息，讓他更像是一隻被大雨淋濕的無助

小狗。

「亞修。」

他伸出空著的那隻手去扳過另一人藏進陰影裡的臉，捏住下巴以後轉過來，他終於再次看見

那雙綠寶石一樣的眼睛，像是被他嚇了一跳地睜得大大的，然後他靠近去吻他。

「沒事，等一下回去我幫你消毒。」

啊，雖然剛剛那樣可能已經算了——？沒關係吧，亞修？

“——剛剛那樣應該不夠吧。”加上了這麼一個肯定句。貼在他的耳朵上吐出的話語。

亞修的耳尖馬上就紅得發燙了。

萊歐發出清亮的輕輕笑聲。



「下次再有變態騷擾你，我就幫你把他“處理掉”。」

“處理”。“處理掉”……確切來說是什麼呢？是怎樣的“處理”？他從來沒有問出口，但是那也不

是太重要吧。

說這句話的時候萊歐一直是笑著的，眼尾輕輕微微地上揚了一點點，沒有盈滿笑意、平時他所

知的萊歐的微笑那樣的弧度，但也仍然是一種笑。

他想起剛才那隻不認識的手滑過大腿、臀部，甚至是不再掩飾地直接摸上他的下體——即使

只是隔著褲子都能感覺到的那些手指陌生的觸感，陌生的被撫摸的記憶，不好的、像是惡意的

感覺。

……想要讓“那種東西”全都消失不見。

「萊歐。」他輕輕拉了拉對方的手。

「怎麼啦？」而那個人笑笑地轉頭來問他。

「……等一下……不管做多久、做幾次都沒關係。」

只要，能好好消毒掉……他很認真地一字一字緩慢地說了出來，看著另一個人的眼睛。說著說

著卻不知道為什麼，覺得臉頰燙得不行。

萊歐難得地愣了一下，亞修還以為自己說了什麼奇怪的話，有點慌張地想要再說點什麼，結果

萊歐卻忽然笑了出聲。

「……萊、歐……？」

「真是稀奇啊，原來你也會說這種煽情的話？」

「……？？？」

「好啊，我會好好地幫你消毒——到你滿意為止。」

現在萊歐臉上的笑容，就與平時他看見的那種笑一樣了。

×

萊歐喜歡跟亞修在一起的感覺。



不管是要溶化黏在一起變得糟糕的那種，還是什麼都沒做就只是純粹待在一起的那種。不管

是怎樣的形式，和亞修待在一起時總是給他舒適的感受。

他們並不是戀人。至少彼此都沒說出口過正式的告白——雖然做愛時亞修總會不斷對他說著

「喜歡」，而他偶爾也會回應一句——但也只是偶爾，至少「交往」的這件事，從沒有人提起過。

嚴格說起來亞修也沒有做出像是一般常理會有的那種告白過。他們像是自然而然就膩在一起

，順其自然就滾上了床，順水推舟就睡了幾次，接著變成一種像是慣性的週期定律。

一切都那樣自然，彷彿一切常規實際上都不太重要。——雖然很多時候確實如此。

他也曾經有過幾次跟同性交往的經驗所以這對他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亞修？亞修可不一

樣了，他就像一張透到陽光都能穿過去的白紙。

其實什麼都不知道，關於性幾乎一無所知，所以輕易地就被快感綁架誘拐，也比一般人更容易

掉進深沼裡，陷落後就出不來。一點一滴把關於性愛的事情教給他，他就像個懵懂的孩子一樣

全部照單全收，也不懂拒絕或是懷疑他，他永遠無法忘記在自己有意無意避開兩人見面的那

兩個禮拜之後，那場宴會上亞修一看到他就露出了渴望與索求的表情。“救我”——彷彿能聽見

那雙漂亮的綠色眼睛這樣說。

亞修很快地就對性上癮——並且離不開他。

這並非他刻意為之，頂多只能算是他一半覺得有趣一半順其自然任由發展下的結果，當然真

要嚴厲算起來他大概還是罪魁禍首吧。不過本人似乎還完全沒有一點自覺，也沒有想要離開

他的意思——說起來離開他之後亞修會怎麼樣呢？會去找“替代品”、什麼的嗎？

不過感覺亞修肯定是那種自己一個人不知道該怎麼辦，等到被誰發現了才會依賴上人的類型

吧。

——要是遇上一些不懷好意的傢伙都不知道會被怎麼樣。

他邊想著邊感覺到三分之一有趣，三分之一小小的煩躁，還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有股他說不清

楚的心悶感，就像是他開賭盤結果最後沒贏還小輸了一點點那樣。

一直以來他都抱持著順水推舟，既不特別反對也不特別贊成的隨性態度在生活，除了遇到覺

得有趣的事情會主動參一腳再順便推個幾把暗風之外，基本上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態度。

也曾有人當頭罵他是個騙子，他總是聳聳肩，「自己要被騙的還怪別人聰明嗎？」，更何況他其

實什麼都沒做啊。他沒設套要誰跳，沒耍心機糊弄誰，沒威脅利誘讓誰來靠近他。

「我從沒當你是特別的，也沒說過這種話，那只是你自作多情而已哦。」



他記得某次一個死纏爛打的對象一直跑來跟他理論（或者該說單方面罵他無情冷血之類的？）

，最後他說了這句話後告訴對方，要是再來找他的話，他就讓他稍微體驗一下什麼是“特別”好
了。他已經忘記對方是男是女又長怎樣了，反正從那之後就沒再看到那人出現，可喜可賀。

今天是休假日。他不會到店裡去，亞修也沒有被叫去“那邊”或是“這邊”之類的，所以是個悠閒

的早晨。

早上7點05分他醒來，比平時要晚了一點，平常他6點多就會起床，可能是常年生理時鐘的慣

性吧。

時節已經從涼爽的秋末進入有點寒冷的冬季，他看向身旁縮進被窩裡只殘留一搓髮絲露在枕

頭邊上的亞修，壞心眼似地掀掉籠罩住對方的棉被，臉龐與肩膀全都一下子曝露在空氣中，似

乎是被忽然的冷氣冰醒了，亞修睡眼朦朧地睜開眼睛，看見他之後小小聲說了句“早安”。聲音

幾乎沙啞地發不出來。

昨天晚上他完全沒注意時間，回過神的時候已經快要1點了。亞修的頸後一直沿著脊骨下去的

肩胛，脖子下面一直蔓延到胸口，像是春野漫開的花草一樣一點一痕的桃紅，還有一些淺淺的

青。他伸手湊到那頸子邊上，從肩膀一直滑進陷落的凹槽，最後在接近頸項底部的位置觸上那

條已經變得淺淡幾乎要褪去的痕跡，那是一圈很淡很淡的勒痕，亞修在他的指尖輕輕撫摸肌

膚的時候，又止不住地顫抖起來。

「會冷？」

「有一點……」

「還痛嗎？」這裡。他輕輕地滑壓了幾下那條痕跡，亞修下意識地震顫並縮緊了一下肩膀，但很

快地就放鬆了。「不會痛……」

「這樣啊。」

得到了回覆但是他仍然沒有挪離開的意思。手指仍舊在那道痕跡上輕搔撫抹。亞修抬著頭那

雙小鹿般的眼睛困惑地望著他，但是沒有拒絕的反應，繼續任由他的行為。

「……亞修你啊，防備心真的太低了。」

「……？」

——他翻過身壓了上去。

「？！、呃、」

被忽然掐住頸項的突發事件讓人感覺一陣天旋地轉。

本來就還沒有全醒過來的腦袋現在又一點一點開始冒起了泡泡，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視線裡有點朦朧又同時清晰，他看得見那個人的臉，那雙宛如暗夜星辰的眼睛。

其實萊歐並沒有掐得那麼緊——至少沒有昨天晚上那樣令人窒息，只是也並不是什麼都沒有

的程度；他一邊想著這是他在做夢嗎還是，就像萊歐有時候會忽然做些他不太懂的事情、那樣

的情況在發生，腦袋也還是暈糊糊的。他想要叫他。



想叫你的名字。

「……萊、歐……」

「……嗯。」
其實被雙手包覆住的感覺很好。雖然他從沒有完整地這麼說過一次。也許他應該要告訴萊歐，

完整地，好好地告訴他，這樣很好。有的時候很舒服。有的時候會有點難受，可是會很開心。有

的時候感覺好像意識快要飛走了，但是只要看到你的臉，就又會變得清醒一點了。

又有的時候，希望你一直都不要放開。不要放開這雙抓住我的手，一直到世界都失去顏色、泡

泡都破裂、呼吸都停止下來。

“喜歡。”
我很喜歡萊歐這樣碰觸我……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

“喜歡。”
喜歡你……一直都，喜歡……

萊歐其實沒多久就鬆開他了。

這期間亞修除了一開始像是有點被嚇到一樣伸手握了握他的手之外，在那之後完全沒有試圖

掙扎或是要他放開的意思。沒有拒絕。亞修從未拒絕過他。“不論是什麼樣的行動”。

他覺得亞修也許有一點被虐性格的體質存在。……不對，不是一點，肯定有。

有時候只是掐著他的脖子而已他就會起反應。在做愛時如果掐住他的脖子，他就會變得更敏

感，身體也絞得更緊更容易高潮。……下次要不要試試看用這個讓他去呢。

輕輕咳嗽與小小的喘氣聲讓他回神，他一邊說了句「抱歉哪」一邊把亞修扶坐起來，亞修的翠

綠色眼睛沾上了一點濕潤，那雙寶石眨了眨之後，臉卻湊上來親他。第一下是臉頰。第二下是

耳廓。第三下是嘴脣。都只是貼碰了一下就離開，所以第三下他才剛退開了一點點距離，馬上

就被拽回於零的空白。

萊歐用手扣住他的後腦不讓他退後，壓得越來越深的力道就與越來越灼熱的吻一樣，在充分

品嚐過亞修的脣瓣之後他輕咬了他的下唇示意他把嘴巴打開，亞修乖巧地照做了。被翻挑上

來的舌頭與唾液在脣齒與口腔交融裡互相交換，他吮住他的舌頭拉拽到脣外，在溫熱濕黏的

喘息裡面再度向裡頭侵略。永遠都學不會用鼻子吸氣的亞修很快地被他吻到暈頭轉向，一張

臉紅通通的像是發燒的蘋果，分開的時候沒忍住的低喘與斷音聽起來就像在催情般的呻吟，

被咬得有點腫脹的嘴脣泛著水澤亮光，因為缺氧而一張一闔，煽情得可以。

他看著靠在懷裡看起來又沒了力氣的另一人，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亞修。」

「……怎麼了……萊歐……？」

「該起床啦。」

「…………」

「怎麼了嗎？」



「…………萊歐…………」

「嗯？」

「……還……想要……」

「……嗯，沒想到亞修你是貪吃鬼啊。」

「好啊，要再幾次才夠呢？」

「…………讓我、下不了床的次數。」

「……亞修你意外是很會勾引人的類型呢。」

好啊——只要你想要這樣的話，那麼我就會滿足你的哦。

因為現在和亞修待在一起，是我覺得最“舒服”的事了。

“目前，暫時是這樣”呢。

×

差點一整天幾乎都膩在床上。

那樣也太過奢侈了。在又一場甜膩暴雨之後他終於下床，至於亞修，因為他還真的順著他的期

望沒限度地做了好幾次，在中途對方甚至又忍不住累到意識騰飛走，幾乎可以肯定今天亞修

是不太可能出門了——正常地走路也許都是個問題。

他起床後簡單地梳洗，在廚房泡了一杯咖啡給自己，一杯可可亞給亞修。

他再度醒來的時候亞修仍然在睡夢當中，浸著薄薄汗水的臉龐與背脊，微濕的髮絲散落在那

張安穩睡著的臉蛋上，平靜穩定的呼吸與稍褪一些的淡淡玫瑰紅。他凝視了一會兒，伸手撩開

帶有水氣的髮在另一人鼻尖上輕輕一吻。然後他才下床去準備早晨醒時該有的東西。

將近10點，要中午了。

考慮到亞修昨天晚上喝了不少酒導致胃不太舒服，他簡單煎了四顆蛋、烤了吐司再煮了豌豆

配生菜，想了想還是多煎了幾條培根。今天他本來打算去樓下的麵包店買點可頌或小圓法的，

看看情況再說吧，瞥了眼冰箱裡的存物他下了個暫時性結論。將遲來的早餐放上托盤，他端著

托盤與馬克杯走回臥室去準備叫醒貪睡的另一人。

光裸的肩頭與一點背胛坦露在被窩外，維持趴臥姿勢的那人仍舊吐著安靜平穩的呼吸，在他

走近床邊放下手上東西的時候卻就迷迷糊糊地睜開了眼睛，尚在山霧裡迷濛的翠綠染出了一

點氤氳的氣息。

「亞修是貪睡鬼呢。」

「嗯……早安……萊歐……。」

「早安呀。」該起來啦。

——雖然你可能起不來。他輕輕笑著打趣地說。



亞修輕輕「嗯」了一聲表示回應，接著開始嘗試把自己撐起來。好不容易才能爬起來坐著，倚

靠背後的枕頭減緩腰與在那之下的任何痠麻無力。萊歐把那杯已經從燙口降溫成溫暖的可可

亞遞給他，雙手看似虛浮地托捧住了黑色的馬克杯壁，小小地吹了幾下、再小小地一口一口喝

起來。

像小貓一樣。

怕燙這點也是標準的貓舌頭呢。

喝了可可亞之後亞修那有點蒼白的臉色似乎恢復了點顏色，身體應該也稍微暖起來了吧。

……很甜。在亞修又默默湊過來親他一下的時候他輕輕舔過微開的脣，他不怎麼喜歡甜味，但

亞修很喜歡。這個淺淺的吻帶有人工製糖的味道，但是他並不討厭。其他其餘的柔軟與溫和大

概彌補了一切。

抱著馬克杯的亞修感覺還像是有點沒睡醒，眼睛沒聚焦在哪裡似的看著空氣發呆，喃喃說了

句「杯子好溫暖啊」。實際上應該還是會有點冷的吧，光裸的肩膀、頸子、有一半的上半身袒露

在空氣裡，被子底下其實也沒有任何布料遮掩。

餓的話我有做早餐哦。

嗯。等一下……我把可可亞喝完……

趁它完全冷掉之前……睡眼惺忪，有點搖晃地捧著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掉。還像是在說夢

話一樣啊。他輕笑，在一旁安靜地等待著，期間視線一動不動地放在眼前的人身上。

大概是意識到他的視線的關係，不知道為什麼亞修微微地縮了縮肩膀，還有點慢慢挪靠向沒

有他在的另一面床邊。

「……怎麼了？」他瞇著眼笑笑地問。

「……沒有……因為萊歐、一直盯著……」

「你的全部我不是早就都看過了嗎？你還會害羞啊？」

「不是、……」

他只是捉弄似的鬧他玩，看亞修有點困窘又不知道該怎麼說的模樣，不知道為什麼似乎心情

就好了起來。

終於把可可亞喝完的亞修向他遞出了馬克杯，可能因為剛才的話吧，似乎稍微偏開了目光，耳

朵邊有一點紅紅的。

「……因為、現在身上都還有……痕跡。」

低垂下來的臉龐完全被過長的髮絲遮蓋住，但是這個距離裡頭，他還怕看不清對方嗎？透出

頭髮間的耳尖還有頸子都微微泛紅，逐漸逼近一點點山茶花的顏色。

接過杯子放到床頭櫃上，之後他伸出雙手捧住那張臉讓它再度顯露在自己面前——不出所料

，亞修的臉頰橫跨鼻梁都紅成一片，表情是不想被人看見的害羞。

……用害羞來形容也許還不夠。那像是，也有一點點的迷惑，不自覺，抿緊甚至咬住脣，——
很像，在說「喜歡」一樣的表情。

——喜歡。



他忽然感覺自己似乎體內有些騷動。在胸腔，在血液，在心臟內側……有一點驚訝，或許再一

點執拗的質疑，還有什麼？很像要滿溢出來的水，鼓脹的滿足與思念。溫熱的，像一種衝動。

亞修似乎察覺到他的些微恍神，在配合地傾過身後就抬起眼來看他。一點點彎折的背脊，像一

抹易碎的月軌。像春意存在本身的那雙眼睛抬起來注視著他，纖長的睫毛在微微顫動，那具軀

體上頭還散佈著零落的齒印與星點與輕微的青痕；亞修卻像是乖巧地在等待他，安靜並且溫

順地，一如往常。

髮絲交錯，額頭相靠，鼻尖就要互碰的距離。染上的紅色還未褪去，“那麼就乾脆讓它暈開好

了”——可能也不是那麼準確的真心話，儘管並沒有訴之於口。

亞修。

他呼喚他。在這麼近這麼近的距離之間裡。

那孩子似乎愣了下，回復過來後臉好像又更燙了一點，眼睛飄忽地眨了又眨，最後還是抬起來

與他對視了。他感覺得到那孩子的身體一陣薄薄層層的顫抖。

但他知道不是因為害怕。

「……亞修。」

“嗯。”被叫喚的人輕輕地抖了一下又小小聲地回答。幾乎要聽不見了一樣。

「……你喜歡我嗎？」

亞修像是有點驚訝又有點困惑，大概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問吧？但是很快地就給予肯定的

回應。

「嗯。」喜歡。

答案彷彿從開始至今就只有一個。

好像說出來就感到滿足、像是一直都因此就會開心似的，亞修露出了一個沒有自覺的笑容。淺

淺的但是那樣清晰，有點傻，好像很久很久沒有這樣笑過一樣，可是那麼純真自然。

可愛過頭了。

他自己都沒能意識到，已經吻了上去。

有點急躁，一點都不像平時的他，亞修大概也有察覺到吧，但除了伸出手來抱住他的背胛之外

什麼也沒做，跟平常一樣，從未反抗掙扎。凸出的肋骨與胸腹相抵，使得這個懷抱像是變得更

加緊密不可分離，掠過髮絲與耳尖的手指接著扣上後腦，左邊的側肋向下滑去，撫觸到腰上那

個殘跡，帶來一陣明顯的震顫；一切都那麼熟悉又重複，可卻似乎有什麼正在漸漸改變、似乎

有什麼已然不同。

只是親吻。

當然他沒想要再做些什麼，昨晚再加上早上的份，夠亞修好一陣子出不了門的程度。



熱度卻像是一點都沒要消退下去，耗損的彷彿只是千分之一。

並沒有什麼不足，但又同時宛如感受到不夠。

空氣裡除了唾液與脣瓣舌尖纏繞相捻的水聲外還有曖昧的喘息，亞修努力在獲取被奪走的氧

氣，在他稍微退開一點的時候。偶爾發出的一點斷音與破碎低吟，跟那張暈染開透著水光與誘

色的臉一樣煽情。

還只是親吻而已，卻已經像是要溶化了。

亞修被他吻到沒有力氣挺直背脊，只能軟軟地靠在他懷裡任由他為所欲為。

非常糟糕。黏呼呼地，要變成一灘爛泥似的。

但是他卻不想停下來。

——還想繼續吻他。

這好像還是第一次……第一次，有這種感覺。這種，要停不下來的感覺，像一股衝動，像是上

癮。

「……萊歐、」

「噓。」暫時……不要說話。感覺到今天為止的餘裕全都一瞬間騰飛走了，消失得無影無蹤。他

覺得有點焦躁、有點懊惱，但是卻莫名地……感到豐足。

「嗯、」亞修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好像有什麼想要說、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說一樣，在親吻

的風暴與喘息之間，也沒能說下去。

暴風雨終於消停一點的時候，兩個人已經又吻到碰上了床。

亞修仍然躺在床鋪上，白色海洋之中清楚的肉色，已經被擾得幾乎被推到一邊的被子失去遮

蔽作用，所以又變得什麼都一覽無遺。

手撐著、算是半跪臥在亞修之上的萊歐比剛才退離開了點，雖然熱量與衝動仍舊完全沒有削

減下去，他在緩口氣思考自己的行動，和這接下去是要“接下去”還是“停住”就好。

兩個人都還在微微地喘氣。當然亞修看上去比他要更恍惚嚴重一點。

「……亞修。」

「嗯……？」真的看起來意識快要飛走了一樣。臉紅透了，耳朵頸子到肩膀都是。汗薄薄地烤了

一層水漆在肌膚上。他再度湊近，亞修卻像是反射動作似的抬起了一隻手勉強擋在他的臉上。

手指碰到他的嘴脣，他伸出舌頭輕舔了幾下指尖，指頭的縫隙，掌心，換來另一人的強烈顫

抖。

他伸手抓住似乎想退縮挪開的那隻手。

「怎麼了？不想我繼續親你？」

「不是、……因為萊歐……」



「嗯？因為我怎樣？」

他開始吮吻他的手指，愛撫手掌的每個角落，用嘴。就在眼前的景象大概又讓亞修的燙度直線

飆升，他臉皮有時候就真的這麼薄，捉弄一下就變成熟蝦子。

最終幾乎縮進他懷裡的人兒小小聲地呢喃似說著「你的那個碰到了……」，不用多思索他也立

刻就知道對方所指為何，輕輕地笑著親吻了亞修蒸熟的臉頰。

接著很果斷地就挪開下床。

「我先去沖個澡，等一下再換你。」

——啊，早餐也可以先吃哦。他回頭指了指了放在床邊櫃上的托盤後，很乾脆地進了浴室。

畢竟過度勞動與歡愉可是大忌呢。


